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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仲和連連搖頭歎道：
「真是稀世奇珍。那姓劉的人家一定很

富有吧……」
金蒲孤微笑道： 「也不算得很富，馬馬

虎虎過得去吧了。」
第十二章
金蒲孤笑笑道：
「照先生所說，這是無價之寶，在下也

無法說出價值，以在下而言，財富並無作用
個階段，它們都是一種不自覺的精神即 「宇
宙精神」指導的。 ，也不想賣掉它，先生一
定要喜歡它的話，在下可以無條件奉送！」

駱仲和喜動顏色道： 「那真太感謝了。
」

金蒲孤卻神色一正道： 「可是在下目前
找不到代用品，祇好請先生等待一段時間
……」

駱仲和皺眉道： 「可是大俠把它用破了
之後，囊底字跡磨失，它就半文不值了！」

金蒲孤道： 「至少先生知道它的歷史！
」

駱仲和道： 「可是人家不知道！」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在下祇道先生是對前古遺物有特殊的

癖好，原來祇是對它的價值感興趣！」
駱仲和這才看出金蒲孤是故意拿他在開

玩笑，竟然將箭囊擲回給他道：
「金大俠對敝人的看法誤會了，箭囊雖

極珍貴，但敝人還未必動心，請大俠收回去

吧！」
金蒲孤泰然將箭囊別在腰問道：
「在下也知道府上富堪摘國，不會看上

這一具破箭囊的！」
駱仲和臉色變了一變，居然忍住沒有發

作，金蒲孤知道自己給了他一個小教訓，至
少他不會再以財富來驕人了，才笑笑道：
「在下與令嬡在西湖上曾經發生一點小誤

會！」
駱仲和擺手道： 「那件是小事情不足為

道！」
金蒲孤笑笑又道： 「在下箭誅人屠潘元

甲時，承先生賜柬告示行蹤，特致謝忱……
」

駱仲和微怔道： 「原來大俠已經知道
了！」

金蒲孤笑道：
「此事一直惑然不解，直到聽李總鏢頭

說起先生之行事，在下才恍然而覺。」
駱仲和這才淡然地道：
「這也不算什麼，剪除潘元甲，原該敝

人去為之，說起來敝人還應該謝謝大俠才
對！」

金蒲孤見所有該交代的場面話都已說過
了，遂將話轉入正題問道：

「審一位黃姑娘不知可在府上？」
駱仲和笑道： 「那位黃姑娘的水性當真

是舉世罕遇，小兒不過跟她開介小玩笑，她
竟在水底將小兒一路追逐到此，途中連一口

氣都不換……」
金蒲孤關心的不是這些，連忙再問道：

「她現在怎麼樣了？」
駱仲和笑道：
「黃姑娘天真未鑿，小兒也稚氣未脫，

他們先前雖是各不相讓，此刻卻打出了交
情，與小兒同在後花園中玩耍。」

金蒲孤將信將疑地道： 「我現在可以去
看看她嗎？」

駱仲和一笑地道：
「自然是可以，不過他們此刻遊興甚

濃，我們何必去打擾他們呢，反正人在寒
舍，絕對丟不了，大俠儘管放心好了！」

給這他這麼一說，金蒲孤倒是不好意思
去追問了，而且他見駱仲和的神色間並沒有
什麼凶惡之意，想來黃鶯與他兒子並沒有什
麼衝突，以黃鶯的心性而言，遇上一個年歲
相近的同伴，玩得很投機，倒是件很自然的
事！

因此他也暗悔自己太過小心，把事情想
得很嚴重，還把浮雲上人也拖來相助，實在
是不必要，萬一浮雲上人不明舊理，糊里糊
塗地闖上門來，豈不是反為不美！

可是他又想到浮雲上人是個得道的高
僧，行事一定不會過於莽撞，自然也不會引
出意外的枝節……

他在心中沉吟，駱仲和也在想著心思，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李青霞與呂子奇更沒有話說了，四人都
默不作聲，空氣現在很沉寂，突地屏後人影
一閃，探出一個少女的身子，正是金蒲孤在
西湖船上見到的那人，也是駱仲和的女兒駱
洛仙，她以焦灼的話氣造： 「爹！您怎麼還
不把話說說明白，這是很重要的事……」

（一四三）

剛才不知是小梅還是小竹姑婆所說過的話，
深深地列在我的腦海裡。

「你就是在這裡出世肋，到現在已經過了二
十八年，這間宴客室裡的景物和當時都一樣，所
有的紙門、屏風，掛畫，還有拉窗上的匾額……
」

由此可見，我那可憐的母親大概每天都望著
這些屏風。掛畫和玫窗上的匾額度日吧！想到這
裡，我內心裡脹滿對母親深切的懷念之情，便我
不由得重新觀察這個地方。

牆上掛著一幅白衣觀音的掛軸。想到當時媽
媽所承受的痛苦和內心的悲哀，我當然能體會媽
媽為什麼這麼虔誠地膜拜觀音像，記得自我懂事
以來，媽媽就是觀音菩薩的信徒，客廳裡擺著一
幅觀音像，她朝夕供奉，從不怠慢。

在觀音畫像的旁邊掛著兩個能樂面具，像般
若金剛那般猙獰的面孔和慈眉善目的觀音菩薩呈
現強烈的對比，使得這問宴客室內形成鬼與佛同
居的怪異景象。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拉窗
匾額上題著 「鬼手佛心」四個字。

隔間用的畫是中國畫風和東洋風格融合在一
起的山水畫，從畫的意境和手法來看，可以瞭解
到這幅畫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

另外還有一樣東西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六
曲屏風。屏風的前面擺著一隻落地花瓶，屏鳳上
畫著三位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古代中國人物。當我
無意間瞄向那扇屏風時，姐姐突然想起什麼似的
說道：

「這扇屏風最近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呢！」
到目前為止一直沉默少語的姐姐冷不防返一這句話，不禁引

發我的好奇心，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
「是什麼樣的怪事？」

美也子也不禁將身體向前順著問。
「這個嘛……說出來你們可別笑我幄！那屏風裡的人會從裡

面走出來哩！」
美也子一聽，不由得瞪人眼睛看著姐姐，我也來回地注、視

著她和屏風土的畫。
「這屏風上的畫究竟是什麼？有什麼典故或來歷嗎？」
「我也不知道這個典故對不對……」

姐姐靦腆他說道：
「這座屏風叫三酸圖屏風，上面所描繪的三個人是蘇東坡、

黃魯直還有金山寺的住持佛印和尚。據說蘇東坡有一天：邀了好
友黃魯直去拜訪佛印和尚，和尚很高興地拿出桃花酸宴客，這幅
畫就是描繪他們三個人嘗了桃花酸之後皺眉頭的樣子。在中國，
懦、道、佛三家雖然各有不同背景，但是最後卻殊途回歸。以上
就是三酸圖的典故。」

接著姐姐又愉快他說出下面的事件：
這棟離館的門窗平常都是鎖著的，因為房間裡面濕氣不能太

重，以免裝演、擺設長霉，所以我每隔三天就將門窗打開來透
氣。就在兩個月前，我和阿島一起來打開門窗時？ 過了兩、三
天，我們再來打開門窗的時候，果然還是不對勁，屋裡的確留著
有人來過的痕跡，屏風的位置也有一點偏，但是我們查看木窗，
卻沒有任何異樣。 （三十）

華刺史道： 「既然是高才年少的人，老夫一發要會了。」急
忙傳進一個院子來，分咐快去寫兩個 「眷弟」的名帖，同蔣官人
到下處，去請那張、顧二位相公，明日同搬行李到宅裡來下。院
子領命，去將名帖寫了，在外伺候。華刺史攜了蔣青巖的手，送
到大門外，蔣青巖作別而去。一路上想那三位小姐不出來陪他飲
酒，甚不快意。又轉想道： 「他是女孩兒家，從不曾見生客，我
雖至親，卻是初會，便不出來，也難怪他。於今姑父既約我到他
宅中去住，後面日子正長，俗語道： 『日近日親，自然漸漸親
熟。我看姑父、姑母待我的意思甚好，十分愛我，將來若得個人
兒從中說合，待我與柔玉小姐成就百年之好，我蔣青巖情願拜他
八拜。』又想道： 『不難，不難。姑父和柔玉妹子，都是擅風
雅、有眼目的人，祇須我做些詩文，驚他一驚，他自然會著我的
道兒。』」

說時遲，走時快，那轎子早已到下處了。張澄江和顧躍仙一
齊接住，問他認親的事如何。蔣青巖歡天喜地，細細向兩人說
知，又道： 「家姑父聞兩兄在此，囑小弟致意，道他多年不出門
拜謁，差院子敬持名帖，前來叩請，約兩兄明早同小弟移行李到
他宅上，盤桓幾時，一同回去。」那華家的院子，忙將名帖呈
上。張澄江和顧躍仙同向蔣青巖道： 「令姑父小弟們素未蒙面，
何敢唐突取擾？」蔣青巖道： 「兩兄與小弟情同骨肉，吾親即若
親，況小弟已替兩兄道意了，去有何妨！」張、顧二人都因有那
自觀和尚的詩在心頭，巴不得同去，及聞蔣青巖之言，忙忙轉口
道： 「即是長者見愛，何敢固辭，明早同行便了。」當下向華家
的院子道： 「多拜上你老爺，我們明早和蔣相公同來便了。」那
院子領了回話去了不題。

卻說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同吃了夜飯，張澄江低低
問蔣青巖道： 「吾兄今日見那兩位小令妹，生得如何？」蔣青巖
道： 「皆絕代人也。」顧躍仙聞言笑道： 「若此處無甚光景，回
去拿住自觀和尚，打碎他的禿骷髏。」彼此談至二鼓，方才就
寢。次早起來，收拾行李，張、顧二人各寫一個 「眷晚生」的拜
帖並禮單，分咐院子叫了腳夫挑擔行李，他三個主人，也不乘
轎，一路攜手而行。一路上的人，見了他三人，都道是仙人下
降。行了一會，到了華宅門首，華家的院子先去通報，華刺史整
衣出迎。走進大廳，敘禮已畢，張、顧二人呈上禮單，華刺史接
過，遞與院子，叫寫兩個壁謝帖，然後看坐。 （十八）

「因為我惹了某位小姐生氣，為
了讓她氣消，所以我要履行約定，穿
著她設計的婚紗，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跑一圈。」

沒想到打扮滑稽的辜仲暘，這時
候竟然還笑得出來。

所有助理全都充滿羨慕地看著自
家老闆，唉，老闆真是幸運啊，竟然
能被這麼迷人的男人愛上！

「好吧，那在開跑之前，辜先生
還有沒有什麼話要對那位某小姐說
的？」記者又問。

聽了記者的問話，辜仲暘的臉頰
微泛著紅，他清了清喉嚨，然後對著
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做出愛的告
白。

「嘉芝，請你原諒我吧，我愛
你。」

這句告白，把歐嘉芝的腦袋炸得
一片空白，她整個人都傻住了。他、
他剛剛說了什麼！？

歐嘉芝聽到腳步聲，知道有人來
了。

「再過一個多月，這裡又會開始
下起黃色的雪了。」他揚起頭，望著
頭上的一片黃綠。

「幹嘛躲在這裡？」換下婚紗，
辜仲暘又回復原本的白馬王子模樣。

「沒辦法，我想全臺灣認識歐嘉
芝的人，全都在努力打電話給我，全
都是你害的！」她笑瞪著眼前這個始
作俑者。

「我也沒辦法，不這麼做，有人
消不了氣。」他雙手攤開裝無辜。

「厚！」她作勢要揍他。
「氣消了？」他握住她作勢要揍

他的手。

「哼！有人從
此以後當不了黃金
單身漢，我當然開
心到氣消了。」歐
嘉芝嘟起嘴，心裡
甜滋滋的。

「既 然 氣 消
了，那什麼時候打
算嫁給我這個過氣
的黃金單身漢？」
他的眼神中已全無
開玩笑的成分，一
臉認真的問她。

「臭美，誰要
嫁你！」歐嘉芝則
一臉被寵上天的囂
張樣。

「就你啊！」
辜仲暘咧嘴笑，祇
要她的氣消了，其
它一切好辦。

「喂 ， 辜 仲
暘，你很囂張喔！」

「如果不囂張，怎麼娶到你？」
他走近她，兩個人之間祇剩下一

公分不到的距離，互相分享著彼此的
氣息與心跳。

「喂！你——」
接下來的話還來不及說出口，她

的唇就被他深深地吻上，千言萬語全
化作這個甜蜜深情的吻。

冬天的陽光依舊溫暖，當午後的
涼風吹過樹梢，黃金風鈴木的樹葉沙
沙聲，像唱歌，也像祝福。從L.A.到
臺灣，有一對佳偶，又被成就。

（完）

「建文帝」神色難看之極，一伸手，又抓了劍在
手，看樣子，像是想 「御手」親刃我這個叛逆，但他神
智倒並不糊塗，剛才吃了一次虧，有了經驗教訓，所
以，也不敢輕舉妄動，祇是盯著我看。

齊白在這時，急得唉聲歎氣，顯然他不同意我這時
的行動，可是我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示意他不要干
涉，接著，就十分粗魯地伸手在 「建文帝」的胸前，用
力一推，推得他一個踉蹌，幾乎跌倒，連忙扶住了一根
柱子，不住喘氣，說不出話來。

齊白雖然曾受過我嚴重警告，可是這時也忍不道：
「衛斯理，客氣點，他是皇帝。」

我笑了起來： 「對皇帝一定要客氣嗎？宋徽宗叫人
擄了去，在燒紅的石頭上走路，李後主吃了牽機藥，是
怎麼死的？歷史上多少皇帝死於非命，皇帝祇是在有人
服從他的時候才有威風，不然，也就是普通人。」

齊白還想說什麼，我不容他開口，就大喝一聲：
「就是因為有你這種人，聽到了皇帝兩個字，就先發起

抖來，才會有皇帝這種東西出現。」
齊白給我說得出不了聲，那 「建文帝」更是臉無人

色。
如果他真是建文帝的話，雖然他曾被 「反賊」逼出

京城，流落荒野，是保證他也沒有可能聽過這種 「大逆
不道」的話！

我轉過身去，伸手指著他又一伸手，自他手接過劍
來： 「哪裡說話比較舒服點？」

「建文帝」口唇發著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齊白
忙道： 「到御書——」他本來自然想說 「御書房」的，
可是一看神色不善，就立時改了口： 「到書房去——那
裡很適合！」

「建文帝」看來也慌了手腳，連連點頭，我心想這
個——不論如何，性格和歷史上記載的建文帝倒有點相
似，絕不是一個能幹的人，難怪當不了幾年皇帝，就非
逃難不可了！

齊白到過這裡，由他帶路， 「建文帝走在中間，我
押後。

本來，」我有話要對 「建文帝」說，在哪裡都是一
樣，但是我對這古代君主，也充滿了好奇，想好好看一
看，能到處走動一下，自然可以好好觀察。

迴廊曲折，走了沒有多久，掀起一堂珠簾，已進了
書房。這書房中的陳設，曾令得見多識廣的齊白也歎為
觀止，自然也看得我眼花緣亂， 「建文帝」來到了書房
之中，彷彿恢復了自信心，在案後坐了下來，我則老實
不客氣，一縱身，坐上了 「御案」。他翻著眼，拿我沒
辦法，祇是用十分怨怒的眼光，盯了齊白一眼，令齊白
的神情尷尬之至。

我居高臨下望著他，在氣勢上先佔了優勢，我順手
拿起一方以玉紙鎮來，在手心中輕輕拍著。那是約有佳
的以玉，提在手中，那種輕柔滑膩之感，難以形容，祇
有最好的關玉才能給人這種感覺。

我盯著他，一字一頓： 「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人，
不是鬼。」

他本來神情又驚又怒，可是一聽得我這樣說，他陡
然震動，剎那之間，神情變得茫然之至。

本來，祇聽齊白敘述，我已經認為那 「建文帝」是
鬼的可能甚少，是人的可能大，但也不能完全肯定他是
人不是鬼。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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